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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根据 ＳＩＰＯ 的数据， 国内申请人在 １９９７ 年申请了 １２ ７１３ 项发明专利， ２０２１ 年申请了 １ ５８５ ６６３ 项发明

专利。 详细统计数据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ｉ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
２　 中国的专利制度是以欧洲制度为蓝本的。 在中国有三种类型的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 顾名思义， 发明专利是最有价值的专利， 在各国之间更具有可比性 ［参见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对中国专利法的概述］。 我们在本文中只关注发明专利。

肖沫　 袁晗∗

摘　 要： 政府的政策往往难以准确度量， 地方政府有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工具可以使

用， 导致这一问题在中国更为突出。 本文提出可以通过计算各省官方报纸中提到 “专利”

一词的文章数量， 并用总文章数量对其平减调整， 以此来衡量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力度。

基于此本文研究了这些创新政策措施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上市公司的专利活动的影响。 由于各

省发生的救灾活动可能会争夺政府对创新的关注和资源， 因此本文利用其作为工具变量来

处理政策的内生性问题。 结果显示， 政府的创新政策在增加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的同

时并没有降低其质量， 这种影响在广延边际上最为突出。 此外， 非国有企业对创新政策的

反应更强烈， 部分原因是它们更有可能处于广延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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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专利统计数据迅速增加。 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２１ 年， 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 （ ＳＩＰＯ） 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年均增长率为 ２２􀆰 ４％ １ 。 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的数据 （ ＷＩＰＯ， ２０２１） ，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２０２０ 年收到 １５０ 万份发明

专利申请， 是数量最多的； 其次是美国专利商标局 （ ＵＳＰＴＯ） ， 收到了 ６０ 万份申

请２ 。 中国企业也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 （ ＰＣＴ） 下国际专利的主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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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者： 华为和 ＯＰＰＯ 分别是 ２０２１ 年申请数量排名第一位和第六位的申请者３ 。
尽管中国在专利创新领域取得了这些成就， 但仍有怀疑的声音， 甚至国家知

识产权局也对中国目前专利的质量感到担忧。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 ， 外国申请专利的平均寿命为 ７􀆰 ５ 年， 而国内申请专利

的平均寿命为 ３􀆰 ８ 年。 许多现实的事例表明地方政府是根据专利申请的数量来制

３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２􀆰 ｈｔｍｌ。
４　 前十大上市公司的名单参见 ｈｔｔｐ ／ ／ ｉ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１１８ ／ ｃ１７９６６３ － ２９７７３６１８􀆰 ｈｔｍｌ。 华为

和 ＯＰＰＯ 是唯二的非国有企业。

定政策目标的。 因此， 我们有理由怀疑， 在这些专利中可能存在缺乏实质性技术

进步的现象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ａｍ， ２０１６） 。
围绕这一话题， 学术界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创新补贴的作用持不同观点。 Ｌｉ

（２０１２） 以及后续的 Ｄ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ｈ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研究了专利补贴 （例如报销申请

费） 并发现其对于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 Ｂｏｅｉｎｇ （２０１６） 则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

研发补贴通常是中性的， 即净研发支出并没有增加。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发现中小

型科技企业创新基金 （ Ｉｎｎｏｆｕｎｄ） 具有积极作用， 并且在筛选系统的权力下放后这

种积极作用被进一步放大了。 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政府政策， 但 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发

现， 专利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专利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变弱，
这表明与政策有关的申请专利的动机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我们重点研究了国有企业 （ ＳＯＥｓ） 在中国的创新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世界银行在 《２０３０ 年的中国》 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 与其他企业相比， 中国的国

有企业 “在将资源转化为专利和创新方面效率不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

银行， ２０１３） 。 《经济学人》 杂志一篇特别报道中提到的几个事例也认为 “如果说

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创新， 这其中私营部门做出了主要贡献”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５） 。 然而， 如果我们看一下 ２０１７ 年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的公司， 其中八家都

是国有企业４ 。 各种出版物的报道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些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反应是否

不同。 Ｂｏｅ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 的研究发现私有企业的研发收益高于国有企业。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 对国有企业的专利行为的研究则得出相

反的结论， 其中，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 发现私有化通常伴随着更多的专利， 而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则发现国有企业更善于申请专利， 并且专利申请在私有化之

后减少。
随着研究文献的发展演进， 一个共同的研究难题是， 很难全面衡量促进创

新的政策措施。 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有许多政策工具可供支配———这些政策工

具可以是正式的 （如补贴、 税收优惠） ，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如更容易的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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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更方便的审批程序） 。 很多时候， 研究人员只关注到有限的正式政策， 这些

政策往往缺乏变化或与其他政策高度相关。 更重要的是， 这些正式措施忽略了

政府政策中更 “ 软” 的部分， 而这部分政策在转型经济体中通常发挥着关键

作用。
为了补充目前的文献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利用各省党委官方报纸的信息来

衡量省级政府支持创新政策力度的方法。 具体来说， 我们计算各省级报纸中提到

“专利” 的文章数量， 并用总文章数量对其进行平减。 我们认为， 各省官方报纸可

以提供关于党政机关相关政策的信息， 因为它们是作为政府的喉舌进行信息传播

的。 由于创新政策可能是多维的， 如果这些政策相互关联， 而我们未能测量其中

的一些政策， 那么未观察到的政策就会成为遗漏变量， 并可能导致对政策效果的

有偏估计， 本文的衡量方法有利于克服这样的问题。
此外， 我们的测量方法以及文献中使用的其他政策衡量方法通常均存在 “内生

性” 问题， 即各省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可能与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相关， 而这

种相关性混淆了政策的效果。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借鉴 Ｅｉｓｅｎｓｅ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
（２００７） 的研究， 我们利用地方政府的有限注意力和资源构建了工具变量。 这背后的

逻辑是， 干旱、 洪水或地震等自然灾害会争夺地方政府对产业政策 （包括创新政策）
的关注， 并且它们作为外生事件与各省有助于企业专利创新活动的不可观测的异质

性因素不相关。
我们使用上市公司的专利和财务数据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来衡量公司的行为和特

征。 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省的官方报纸对专利的重视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 上市公

司申请专利的概率将增加 ０􀆰 １２。 这种影响在处于广延边际上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

最为突出， 即创新政策对那些以前没有申请过专利的企业影响更大。 我们没有发现

任何证据表明政府政策会降低专利质量。 创新政策发挥作用的可能渠道之一是政府

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
尽管创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关于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

特别是最近激增的专利活动的文献仍然较为匮乏。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同

科技人员交谈时说， 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本文通过研

究创新政策的整体影响强度， 对现有文献做出了有效补充， 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理解政府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二、数据和变量

中国的报纸是受政府监管的， 尤其是官方报纸 （也被称为党政机关报）。 中国共

产党利用官方报纸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并在必要时动员群众。 因此， 官方报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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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服务于党政机关的政策性宣讲， 即使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事实上， 宣传和经营的目的是通过报业公司内部的专业化来实现的———官方报纸专

门从事宣传工作， 而隶属于官方的商业报纸则更多展示迎合读者的内容 （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５　 我们不搜索带有 “创新”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这个词的文章的原因是， 这个词经常被用于 “理论创新”
或 “治理创新”。 我们没有办法过滤掉这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偏差。

（一）创新政策

我们通过计算官方报纸中带有 “专利” 的文章数量来衡量创新政策的力度５ 。
报纸可能会报道其他省份或国家的专利情况， 因此并非所有的文章都是关于报纸

所在省份的政策， 但这个问题并不值得担忧： 一方面， 我们可以控制年度固定效

应； 另一方面， 议程设定 （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 本身就是我们想要衡量的东西。 如果

政府认为专利很重要， 那么报纸很可能会更多地报道专利。 固定效应也可以消除

持续的报道风格的影响。 另一个可能的问题是， 有正面和负面的文章， 而我们的

衡量标准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 但这也属于议程设定： 一篇报道腐败行为的文

章之后， 通常会有几篇文章呼吁进行更多的反腐败工作。 附录中包含了对此类文

章样本的讨论。
ＷｉｓｅＯｎｅ （即以前的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只允许用户通过关键词搜索访问文章。 换句

话说， 我们无法直接获取全部文章。 但我们发现带有 “专利” 的文章的数量有一

个显著的时间趋势， 因此， 为了控制可能增加的页面 （文章） 数量， 我们将带有

“专利” 的文章数量除以带有 “我们” 的文章数量。 后者是中文中最常用的两个

字， 其含义没有任何歧义或变化。 我们把相除后的调整变量表示为 ｎｐａｔｅｎｔ。 这一

衡量标准反映了对创新政策的总体关注和资源投入水平。 地方政府有多种政策工

具并且可能同时使用它们， 其中一些政策工具是可衡量的 （贷款、 补贴等） ， 而另

一些则是不可衡量的 （限价、 为国企高管晋升等） 。 如果只关注这样的政策工具，
就像以前的一些论文一样， 一组相关的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会被错误地认为只是

一种政策工具， 而我们的测量方法则可以极大地规避这种问题。

（二）专利和财务数据

对于专利数据， 我们使用由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构建的中国专利数据项目数据库

（ＣＰＤＰ）。 他们将来自 ＳＩＰＯ 的专利数据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匹

配。 我们使用其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 授权专利和过期专利数量。 利

用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 ＣＳＭＡＲ） 的数据， 我们构建了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

（以 １９９５ 年人民币计）、 员工人数和国有股权等变量。 表 １ 显示了匹配后数据集的汇

６６１



第 １ 期 　 肖沫， 袁晗： 政策驱动型创新———来自中国的研究

总统计。 我们剔除了金融行业、 固定资产净值为负的公司和拥有 “过多” 专利的公

司———中兴和中石化， 因为如果数据包含这两家公司， 专利申请的平均数量就会增

加一倍以上６ 。

表 １　 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ｐｐｌｙ 　 专利申请数量 ９ ８２２ １􀆰 １８ ５􀆰 ７２ ０ ２３５

Ｇｒａｎｔｅｄ 　 申请专利中的授权数量 ９ ８２２ ０􀆰 ５２ ２􀆰 ５４ ０ １０６

Ｅｘｐｉｒｅｄ 　 授权专利中的到期数量 ９ ８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３５ ０ １６

Ｄｆｉｘｅｄ 　 以 １９９５ 年人民币计价的固定资产总

额 （百万元）
９ ８２２ ０􀆰 ６１ ０􀆰 ７１ ０􀆰 ０３ ４􀆰 ５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雇用员工数量 （百人） ９ ８２２ ２４􀆰 ９３ ２１􀆰 ３３ ２􀆰 ０４ １００􀆰 ５９

Ｓｔａｔｅ 　 国有企业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９ ８２２ ０􀆰 ７１ ０􀆰 ４５ ０ １

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从报纸中得出的创新指数 １５５ ０􀆰 ４４ ０􀆰 １４ ０􀆰 ０７ ０􀆰 ８３

ｎｐａｔｅｎｔ 　 从报纸中得出的专利指数 １５５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９

　 　 注： １． 专利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项目数据库 （ＣＰＤＰ）， 其他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报纸的指数由作者在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的基础上构建。

２． 政策变量是省一级的。

６　 当我们对固定资产和雇员进行第 ５ 和第 ９５ 百分位数的缩减时所有的结果都是相似的。 因此， 我们的

研究结果不是由异常值驱动的。

３． 报纸上的指数是通过将含有某个特定词的文章数量除以含有 “我们” 的文章数量而构建的。

三、实证方法和结果

（一）主要识别方法

我们使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创新政策对上市公司专利行为的影响， 见基准回归方

程式 （１）。

ｙｉｐｔ ＝ α１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ｔ ＋ Ｘ ｉｔβ ＋ γｉ ＋ ζｔ ＋ 􀆠ｉｐｔ （１）

式中， ｙ ｉｐｔ衡量企业 ｉ 在 ｐ 省和 ｔ 年的专利行为； Ｘ ｉｔ是一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 包括员工数量、 固定资产和是否为国有企业； γ ｉ 和 ζ ｔ 用来控制年份和企业的

固定效应； 􀆠 ｉｐｔ是企业、 所在省份和年份层面的不可观察因素， 我们假设 􀆠 ｉｐｔ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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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份之间是独立同分布的， 但允许在同一省内有相关性。 我们将标准误在省级

层面聚类。
关于上面的回归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研发是耗时的， 创新政策可能

需要一年 或 更 长 时 间 才 能 对 专 利 行 为 产 生 影 响。 因 此， 我 们 在 附 录 中 用

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ｔ － １进行检验并发现 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ｔ － １ 单独回归时对专利没有影响， 与 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ｔ － １

一起参与回归时净影响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相似。

（二）内生性和工具变量

创新政策是内生的。 这种内生性的一个来源是企业和地方政府都观察到并

采取对应行动的信息， 对研究者而言却不可获知的异质性。 例如， 与技术前沿

的距离可以影响专利活动和创新政策。 根据定义， 企业在接近技术前沿时拥有

更多可申请专利的技术。 然而， 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和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却不

甚明了。 随着各省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 它们可能会选择逐步增

加或逐步取消创新相关的政策。 如果政府认为创新政策的回报在接近技术前沿

时更大， 就会分阶段逐步实施创新政策， 广东就是一个例子。 反之， 如果一个省

在较早的时候采取创新政策， 一旦企业具备了创新能力并接近技术前沿， 就可能

会逐步取消创新政策， 贫困省份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 如果像

广东这样的省份较多， ＯＬＳ 估计值就会出现高估。 然而， 如果有更多像贵州这样

的省份， ＯＬＳ 估计值就会存在低估。 因此， ＯＬＳ 估计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创新政

策的效果。 内生性问题的另一个来源是反向因果问题， 即地方政府根据企业专利

活动的水平和趋势来制定创新政策。 这种反向因果问题也会使政府政策与企业创

新活动之间产生关联性。
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与企业创新活动不相关的外生变量。 我们按

照 Ｅｉｓｅｎｓｅ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 （２００７） 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 政府的注意力

和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有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政府的关注和资源， 那么用于

促进创新的关注度和资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因此我们计算带有 “ 救灾”
（ｒｅｌｉｅｆ） 和 “事故” （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的文章数量， 然后除以带有 “我们” （ ｗｅ） 的文章

数量进行调整， 由此产生的变量分别是 ｎｒｅｌｉｅｆ 和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我们将在基准回归中使

用 ｎｒｅｌｉｅｆ， 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ｎｒｅｌｉｅｆ 和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的汇总统计见表 ２。 我

们在附录的附图 １ 中绘制了 ｎｐａｔｅｎｔ 和 ｎｒｅｌｉｅｆ 之间的相关图。 附图 １ｂ 中平减调整后

的变量 ｎｐａｔｅｎｔ 和 ｎｒｅｌｉｅｆ 是负相关的。 相反， 由于共同的时间趋势， 附图 １ａ 中的原

始数据 ｎｐａｔｅｎｔ 和 ｎｒｅｌｉｅｆ 是正相关的。
为了验证工具变量， 我们收集了其他直接衡量自然灾害的指标。 我们使用农业

农村部统计的受五种灾害影响的农田面积 （以万亩计）， 对这些变量加 １ 后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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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工具变量及相关变量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ｎｒｅｌｉｅｆ 　 通过报纸计算的救灾指数 １５５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０１ ０􀆰 ６８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通过报纸计算的事故指数 １５５ ０􀆰 １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３０

Ｆｌｏｏｄ 　 受 水 灾 影 响 的 农 田 面 积

（万亩）
３１０ ５１３ ７１１ ０ ４ ８０６

Ｄｒｏｕｇｈｔ 　 受 干 旱 影 响 的 农 田 面 积

（万亩）
３１０ １ ０８２ １ ３５２ ０ ９ ７５０

Ｗｉｎｄ ＆ Ｈａｉｌ 　 受大风和冰雹影响的农田

面积 （万亩）
３１０ ２１２ ２７７ ０ ２ ２５３

Ｃｏｌｄ 　 受 寒 潮 影 响 的 农 田 面 积

（万亩）
３１０ ２３７ ４５６ ０ ４ ７５６

Ｔｙｐｈｏｏｎ 　 受 台 风 影 响 的 农 田 面 积

（万亩）
３１０ ８２ ２２４ ０ １ ３５１

Ｔｏｔａｌ 　 受五种灾害影响的农田面

积 （万亩）
３１０ ２ １４０ １ ７８３ ０ １１ ０９１

　 　 注： １． 报纸的指数由作者根据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构建， 其余的变量来自农业农村部。
２． 灾害变量是在省一级的。
３． 报纸上的指数是用带有某个特定词的文章数量除以带有 “我们” 的文章数量而得出的。
４． 一亩地约为 ６６６􀆰 ６７ 平方米。

表 ３ 显示了添加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后 ｎｒｅｌｉｅｆ 对这些变量对数的面板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与台风、 大风和冰雹以及受灾面积总和显著相关。 这可能是由于某些类型

的灾害比其他类型的灾害更容易处理。 例如， 台风通常会涉及人员伤亡， 而干旱通

常不会涉及， 尽管干旱影响的农田面积比台风大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 受灾害影响的农田面积是一个更好的工具变量， 因为它是对

灾害的 “直接” 衡量。 然而， 这个变量与各省的农业禀赋相关。 此外， 正如我们所

看到的， 用这个变量衡量的灾害和救灾不一定成正比。 如果将 ｎｐａｔｅｎｔ 对受灾害影响

的农田总面积进行回归， 我们会得到一个正系数。

（三）实证结果

表 ４ 中的 ＯＬＳ 和 ＩＶ 分别有三列结果。 在第 （１） 列中， 因变量是一个虚拟变

量， 如果企业 ｉ 在 ｔ 年申请了专利则该变量等于 １， 否则等于 ０。 对于第 （２） 列，

因变量是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加 １ 后取对数。 第 （３） 列与第 （２ ） 列的回归相同，

只是这一列的样本为有专利申请的企业 （Ａｐｐｌｙ ＞ ０） 。 因此， 第 （３） 列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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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灾害测度间的相关性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１）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２）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３）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４）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５）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６）

ｎｒｅｌｉｅｆ
（７）

ｌｏｇ （Ｔｏｔａｌ）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ｌｏｇ （Ｆｌｏｏ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ｌｏｇ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ｌｏｇ （Ｗｉｎｄ＆Ｈａｉｌ）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ｌｏｇ （Ｃｏｌｄ）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ｏｇ （Ｔｙｐｈｏｏｎ）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Ｒ２ ０􀆰 ７６ ０􀆰 ７５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７８

Ｎ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于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自变量来自于农业农村部。

３． 标准误在省级层面聚类。

４． 控制了省份和年度固定效应。

较少。 在表 ４ 中， ｎｐａｔｅｎｔ 的 ＯＬＳ 系数非常小， 没有统计学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

拒绝 ｎｐａｔｅｎｔ 的影响为零的原假设。 相比之下， ＩＶ 系数要大得多而且更显著： 根据第

（４） 列的结果， ｎｐａｔｅｎｔ 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使申请专利的概率增加 ０􀆰 １２。 这表明， 在

ＯＬＳ 回归中向下的估计偏差占主导地位。 这可能是由于贫困省份利用创新政策进行

跨越式发展造成的。

表 ４ 第 （２） （３） （５） 和 （６） 列中 ｎｐａｔｅｎｔ 的系数统计不显著。 这表明， 创新

政策是在广延而非集约边际上发挥作用， 即创新政策更多鼓励过去没有申请过专利

的企业申请专利。 相比之下， 创新政策对有经验的专利申请者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

第 （１） 列和第 （４） 列中是否为国企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不太可能

处于广延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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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专利申请与政策的 ＯＬＳ 和Ⅳ回归结果

ＯＬＳ Ⅳ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４）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５）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６）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６６７０ ０􀆰 ８１４ ０􀆰 ５９０ １２􀆰 ０２３∗∗ １７􀆰 １６６ － ４６􀆰 ３

（０􀆰 ４２８） （０􀆰 ０９２１） （２􀆰 ５０８） （６􀆰 ０７１） （１２􀆰 １４７） （３３􀆰 ０９）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３∗∗∗ ０􀆰 １３２∗∗∗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２３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８） （０􀆰 ２６１）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 ＣＰＤＰ， 自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如果 Ａｐｐｌｙ 为正， 则 ｉｆＡｐｐｌｙ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为 （Ａｐｐｌｙ ＋ １） 的对数。 第 （３） 和 （６）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表 ５ 中显示的一阶段结果也符合预期， ｎｒｅｌｉｅｆ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两列的 Ｆ 统计量

都很大。 然而， 我们预期非常严重的灾害可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研发活动。 在我们

研究的这几年里， ２００８ 年的汶川地震最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剔除 ２００８ 年的观测

值后， 表 ６ 中显示的结果与我们使用基准回归发现的结果非常相似。

表 ５　 表 ４ 的一阶段回归结果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ｎｒｅｌｉｅｆ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Ｓｔａｔｅ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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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２ ０􀆰 １８ ０􀆰 １９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２􀆰 ５７ ４３􀆰 ５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表 ６　 剔除 ２００８ 年后的工具变量回归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１􀆰 ５０５∗ １８􀆰 ２５２ － ３０􀆰 ９４

（６􀆰 ６８２） （１１􀆰 ９７４） （３３􀆰 ９９２）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７４∗∗∗ ０􀆰 １３４∗∗∗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０） （０􀆰 ３０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Ｄｆｉｘｅ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７８

Ｎ ６ ５０８ ６ ５０８ 　 　 １ ３３５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于 ＣＰＤＰ， 自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如果 Ａｐｐｌｙ 为正， 则 ｉｆＡｐｐｌｙ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为 （Ａｐｐｌｙ ＋ １） 的对数。 第 （３）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２７１



第 １ 期 　 肖沫， 袁晗： 政策驱动型创新———来自中国的研究

四、国有企业和专利创新

我们还想进一步探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创新政策的反应是否不同。 为了

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将是否为国有企业 （ Ｓｔａｔｅ） 与报纸测度的创新政策强度

（ｎｐａｔｅｎｔ） 进行交互， 并进行以下回归。

ｙｉｐｔ ＝ α１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ｔ ＋ α２Ｓｔａｔｅｉｐｔ ＋ α３Ｓｔａｔｅｉｐｔ × 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ｊｔ ＋ Ｘ ｉｐｔβ ＋ γｉ ＋ ζｔ ＋ 􀆠ｉｐｔ （２）

我们使用 ｎｒｅｌｉｅｆ 和 ｎｒｅｌｉｅｆ × Ｓｔａｔｅ 作为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一阶段的结

果见表 ８。

表 ７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创新政策的不同响应

ＯＬＳ ＩＶ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４）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５）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６）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６３８ ０􀆰 ４４５ ３􀆰 ５３３ １６􀆰 １８９∗∗ ２３􀆰 ７４８∗ － ５６􀆰 ８２１

（０􀆰 ７１１） （１􀆰 ４８７） （４􀆰 ９４７） （６􀆰 ４８４） （１２􀆰 ４６２） （４７􀆰 ９３５）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６ ０􀆰 １６５ ０􀆰 ５８３∗∗∗ ０􀆰 ９３８∗∗∗ － ０􀆰 ６８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７） （０􀆰 ３２０） （０􀆰 １８８） （０􀆰 ３２６） （１􀆰 ３６８）

ｎ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４２ ０􀆰 ４８１ － ３􀆰 ５０９ － １１􀆰 ７６∗∗∗ － １８􀆰 ５７７∗∗ １３􀆰 ２３２

（０􀆰 ８０８） （１􀆰 ６７８） （５􀆰 ４０９） （４􀆰 ２３８） （７􀆰 ４４９） （２９􀆰 ０７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于 ＣＰＤＰ， 自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如果 Ａｐｐｌｙ 为正， 则 ｉｆＡｐｐｌｙ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为 （Ａｐｐｌｙ ＋ １） 的对数。 第 （３） 和 （６）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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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７ 中可以看到， 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创新政策的反应更强烈。 由于

全样本的 Ｆ 统计量很大， 我们用第 （ ４ ） 列作为主要结果。 在第 （ ４ ） 列中，
ｎｐａｔｅｎｔ 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使非国有企业申请专利的概率增加 ０􀆰 １６， 而对于国有企

业则只有 ０􀆰 ０５ 并且统计不显著。 表 ７ 和表 ４ 中是否为国有企业 （ Ｓｔａｔｅ） 的系数都

是正的， 这表明国有企业从事更多的研发活动。 总体而言， 我们的结果表明， 国

有企业是更频繁的专利申报者， 而它们对省级创新支持政策的反应较弱， 即有过

较多专利的企业有足够的私人激励来申请专利， 而未申请过专利的企业开始申请

专利则需要政府的额外激励。

表 ８　 表 ７ 的一阶段回归结果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Ｓｔａｔｅ∗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Ｓｔａｔｅ∗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ｎｒｅｌｉｅｆ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ｎｒｅｌｉｅｆ∗Ｓｔａｔｅ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Ｓｔａｔｅ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２ ０􀆰 １８ ０􀆰 ５３ ０􀆰 １９ ０􀆰 ３６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３６􀆰 ６７ ３８９􀆰 ００ ４０􀆰 ４１ ７９􀆰 ３５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１ ５５４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第 （３） 和 （４）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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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利质量

如果创新政策带动了更多的专利申请， 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这些专利的质量，
因为企业申请专利可能是为了迎合政府政策， 而不是为了保护其有价值的技术。
为了考 察 这 种 可 能 性， 我 们 利 用 ＣＰＤＰ 的 授 权 专 利 （ Ｇｒａｎｔｅｄ） 和 过 期 专 利

（Ｅｘｐｉｒｅｄ） 的数据。 这些专利的状态数据一直覆盖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即 ２０１０ 年之后

的一年。
诚然， 专利从发出申请到被批准授权需要时间， 但我们并不依赖不同批次申

请专利的时间变化。 相反， 我们比较了同一批次专利在不同省份不同政策下的申

请情况。 我们使用与式 （１） 相同的识别方程， 只是现在的因变量是 ｇｒａｎｔｅｄ 和

ｅｘｐｉｒｅｄ， 分别用授权专利 （ Ｇｒａｎｔｅｄ） 和过期专利 （ Ｅｘｐｉｒｅｄ） 除以专利申请量

（Ａｐｐｌｙ） 。 回归结果见表 ９。

表 ９　 创新政策与专利质量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Ｓｔａｔｅ∗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Ｓｔａｔｅ∗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０９３ １４􀆰 ０８３ ２􀆰 ６５６ １􀆰 ９１１

（１５􀆰 ８６０） （２２􀆰 ３３４） （５􀆰 ０６０） （７􀆰 ４８１）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Ｓｔａｔｅ ０􀆰 ７３９ － ０􀆰 ０６８

（０􀆰 ７０６） （０􀆰 ２５９）

Ｓｔａｔｅ∗ｎｐａｔｅｎｔ － １５􀆰 １３５ ０􀆰 ９５５

（１５􀆰 ０６２） （５􀆰 ７７８）

Ｆｉｒｍ ４９３ ４９３ ３７４ ３７４

Ｎ １ ５５４ １ ５５４ １ ０１７ １ ０１７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于 ＣＰＤＰ， 自变量和工具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ｇｒａｎｔｅｄ ＝ Ｇｒａｎｔｅｄ ／ Ａｐｐｌｙ； ｅｘｐｉｒｅｄ ＝ Ｅｘｐｉｒｅｄ ／ Ａｐｐ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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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没有证明创新政策会显著降低专利质量。 考虑到专利申请是由直接隶属

于国务院并独立于省级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的， 这一结果并不奇怪。

六、机　制

我们还对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工具来鼓励企业申请专利感兴趣。 在本部

分， 我们研究了其中两个工具： 债务 ／ 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地

方国有企业的控制、 对国有银行的影响以及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拥有许

多在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工具。

首先， 我们参考 Ｘｕ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考察了外部股权和长期债务的净增加情

况， 使用式 （１） 中的识别方法并改变因变量。 外部股权的净增加被定义为账面权益

的净增加减去留存收益的净增加。 表 １０ 中， 第 （１） 和 （４） 列使用数值变量 （单

位： 百万元） 作为因变量； 第 （２） 和 （５） 列使用数值变量的对数； 第 （３） 和

（６） 列的因变量分别为是否超过总资产的 ５％ 的虚拟变量。 鉴于有证据表明这类创

新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更有效， 而且大约 ７０％ 的企业是国有企业， 我们在表 １０ 中使用

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进行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 各列之间没有一致的趋势， 所有的

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因此，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创新政策会导致更多的外部

股权或长期债务。

其次， 我们来看另一个工具政府补贴。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ＣＳＭＡＲ 统计了补贴金

额 （Ｇｒａｎｔｓ）。 它是企业以各种形式收到的补贴 （以百万元计） 的总和： 包括研究拨

款、 退税、 奖励等。 由于没有统一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类， 因此我们使用补贴金额

（Ｇｒａｎｔｓ） 并计算 ｌｏｇＧｒａｎｔｓ， 即 （补贴金额 ＋ １） 的对数， 以及 ＧｒａｎｔｓＲａｔｉｏ， 即补贴金

额与资产的比率。 结果见表 １１。 第 （１） ～ （３） 列是以 ｎｒｅｌｉｅｆ 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

果： ｎｐａｔｅｎｔ 的系数均为正数， 其中第 （２） 列的系数接近显著， Ｐ 值为 ０􀆰 １０５。 这些

结果都是针对非国有企业。 显然， 创新政策增加了上市公司获得的补贴： ｎｐａｔｅｎｔ 增

加一个标准差， ＧｒａｎｔｓＲａｔｉｏ 将增加 ０􀆰 ２３ 个百分点。

第 （４） ～ （６） 列是基于另一个变量———研发 Ｒ＆Ｄ （单位： 百万）， 该变量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由 ＣＳＭＡＲ 提供。 我们以类似的方式构建 ｌｏｇＲ＆Ｄ 和 Ｒ＆ＤＲａｔｉｏ。 然而，

ｎｐａｔｅｎｔ 的系数均不显著。 创新政策增加专利产出而不增加研发投入， 这似乎令人费

解。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表明的， 有过较多专利的申请者对政府政策的反应不是很灵

敏。 这与 Ｂｏｅｉ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果紧密相关， 他发现研发支出并不随政府补贴而

增加。 相反， 之前从未申请过专利的边际企业可能会为其之前积累的技术申请专利，

而它们不太可能从事风险大、 成本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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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长期债务和外部股权

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１）

ｌｏｇ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２）

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
（３）

ｎｄｅｂｔ
（４）

ｌｏｇｎｄｅｂｔ
（５）

ｎｄｅｂｔｉ
（６）

ｎｐａｔｅｎｔ － １ ６１９􀆰 ３ ４１􀆰 ２９５ １４􀆰 ２２１ － ４ ５５４􀆰 ５ － １５􀆰 ９１２ － ８􀆰 ６９２

（８ ４１４􀆰 ４） （４９􀆰 ７） （８􀆰 ６４６） （５ ０９５􀆰 ７） （６２􀆰 ３１６） （８􀆰 ３８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 ０􀆰 ４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１􀆰 ４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９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Ｄｆｉｘｅｄ １３７􀆰 ７９５∗∗ ０􀆰 ４０４∗∗ － ０􀆰 ００４ ５３􀆰 ２４５ ０􀆰 ２１６ ０􀆰 ０１４

（６９􀆰 １４７） （０􀆰 １７２） （０􀆰 ０４３） （５０􀆰 ８５６） （０􀆰 ２３７） （０􀆰 ０３７）

Ｆｉｒｍ ４４３ ４２４ ４４３ ４４３ ４２１ ４４３

Ｎ ２ ０８５ １ ５６４ ２ ０８５ ２ ０８５ １ ４６０ ２ ０８５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数据来源为 ＣＰＤＰ、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表 １１　 补贴和研发

Ｇｒａｎｔｓ
（１）

ｌｏｇＧｒａｎｔｓ
（２）

ＧｒａｎｔｓＲａｔｉｏ
（３）

Ｒ＆Ｄ
（４）

ｌｏｇＲ＆Ｄ
（５）

Ｒ＆Ｄｒａｔｉｏ
（６）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７２５􀆰 ６９４ ４１􀆰 ８９９ ０􀆰 ２３０∗∗ １０􀆰 ９０６ ３１􀆰 ８９３ ０􀆰 ０６７

（６８９􀆰 ５５８） （２５􀆰 ８５２） （０􀆰 １０８） （１９３􀆰 ５０３） （２６􀆰 ７０２） （０􀆰 １３１）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１􀆰 ４４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６３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ｆｉｘｅｄ － １􀆰 ４２３ ０􀆰 １８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００

（５􀆰 ４９０）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９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Ｆｉｒｍ ４５１ ４５１ ４５１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９２

Ｎ ２ １３２ ２ １３２ ２ １３２ １ １３０ １ １３０ １ １３０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数据来源为 ＣＰＤＰ、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七、结　论

本文利用各省政府官方报纸的信息来衡量政府在创新政策和灾害救济方面的努

力或关注。 首先， 我们把政府用于救灾的努力作为衡量创新政策力度的工具变量，
因为它们相对外生， 但会挤占政府资源。 然后， 我们将这两个变量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公司层面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相结合。 研究发现， 创新政策增加了企业的专利申

请。 具体而言， 创新政策力度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将使申请过专利的概率增加 ０􀆰 １２。
我们发现， 这种影响在广延边际上最为突出， 并且非国有企业对创新政策的反应更

为强烈。 创新政策在鼓励未申请过专利的企业方面是成功的。 这两个发现是相互一

致的， 即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是频繁的专利申请者。 通过考察专利的后续状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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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政府的创新政策会导致专利申请质量降低。
我们还调查了地方政府可能用来鼓励创新的几种政策工具。 唯一与我们度量的

创新政策呈正相关的工具是政府补贴。 尽管专利申请增加了， 但企业研发支出并没

有随着创新政策而增加。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之前尚未申请过专利的边际企业为其

以前积累的、 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申请专利。
我们的结果现在可能并不适用， 因为大多数上市企业如果发现申请专利符合其

利益， 可能已经开始申请了。 因此， 在我们考察的时期之后， 政府的创新政策可能

更关注集约边际， 即研发费用的效率、 人才的分配等。

附　录

1. 包含“专利”和“救灾”的文章数量

ａ）

ｂ）
附图 １　 包含“专利”和“救灾”的文章数量

ａ）原始数据　 ｂ）经平减调整的数据

　 　 　 　 注： １． 数据来源为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２． ａ） 描绘了官方报纸中带有 “救灾” 或 “专利” 的文章数量； ｂ） 是相同的

图， 但这两个变量都被包含 “我们” 的文章数量所平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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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含滞后项的回归

由附表 １ 可知， 专利权的滞后项对专利申请没有显著影响。 加入滞后项后

ｎｐａｔｅｎｔ 对专利申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 第 （４） 列中的净效应 （４９ － ３２ ＝ １７） 与表 ４
中第 （４） 列的系数基本一致， 约为 １２。 这也与该效应在广延边际上最为突出相一

致： 那些边际企业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从事风险较小的研发活动。

附表 １　 包含滞后项的回归

ＯＬＳ ＩＶ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４）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５）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６）

Ｌ．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４１７ ０􀆰 ９２９ － ８􀆰 ２７７ － ３２􀆰 ７０２ － ３８􀆰 ０３１ ８３􀆰 ６４２

（４􀆰 ４０８） （７􀆰 ０７２） （１５􀆰 ７８５） （２２􀆰 ０３３） （３２􀆰 ４７４） （８９􀆰 ８４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５）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９􀆰 ６０４ ５５􀆰 ８０８ － １１８􀆰 ７３９

（３３􀆰 ９６８） （５２􀆰 ９５４） （９６􀆰 ６７７）

Ｆｉｒｍ １ １４９ １ １４９ ４５３ １ １３８ １ １３８ ４４０

Ｎ ６ １６５ ６ １６５ １ ３３８ ５ ７１２ ５ ７１２ １ ２５６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于 ＣＰＤＰ， 自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如果 Ａｐｐｌｙ 为正， 则 ｉｆＡｐｐｌｙ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为 （Ａｐｐｌｙ ＋ １） 的对数。 第 （３） 和 （６）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3. 其他工具变量

我们在附表 ２ 中使用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作为工具变量， 结果在数量和质量上与表 ４ 相似。
我们选择使用 ｎｒｅｌｉｅｆ 作为主要工具， 是因为从理论上讲， 事故很可能受到人类活动

的影响。 许多带有 “事故” 的新闻报道都是关于交通事故或生产安全事故的报道，
这些都可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附表 ２　 使用其他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５􀆰 ０１３∗ １３􀆰 ０４９∗∗ １９􀆰 ０１３

（２􀆰 ７６３） （５􀆰 ６１８） （１３􀆰 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６３∗∗∗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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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ｉｆＡｐｐｌｙ
（１）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２）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０􀆰 ２３６）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注： １．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２． 因变量来自 ＣＰＤＰ， 自变量来自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３．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４． 如果 Ａｐｐｌｙ 为正， 则 ｉｆＡｐｐｌｙ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ｏｇＡｐｐｌｙ 为 （Ａｐｐｌｙ ＋ １） 的对数。 第 （３） 列是以

Ａｐｐｌｙ ＞ ０ 为条件的。

附表 ３　 使用其他工具变量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Ｓｔａｔｅ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ｆｉｘｅｄ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３２􀆰 １４ ５２􀆰 ７０

Ｒ２ ０􀆰 ２０ ０􀆰 ２３

Ｆｉｒｍ １ １８６ ４９３

Ｎ ７ ３５８ １ ５５４

　 　 注： １． 数据来源为 ＣＰＤＰ、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ｓｅＮｅｗｓ。
２． 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4. 带有“专利”的文章

我们讨论了 《解放日报》 （上海市委的官方报纸） 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个月里包含

“专利” 的文章样本。 共有 ２６ 篇这样的文章， 其中： 有 ２ 篇比喻性地使用了 “专利”
这个词； 有 １ 篇文章是关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对陕西省的视察， 期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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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几家创新企业； 有 １ 篇文章是关于时任总理温家宝签署的有关专利的国家新

法规； 有 ２ 篇文章是关于拥有专利的激励性榜样； 有 ５ 篇文章专门介绍了新专利；
有 ５ 篇文章是关于拥有专利的创新企业； 有 ６ 篇文章讨论了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以

及如何鼓励创新； 有 ２ 篇文章介绍了具体政策如何帮助创新企业； 剩下的 ２ 篇文章

实际上是专利的 “分类广告”。 除了 ２ 篇文章比喻性地使用了 “专利” 这个词外，
其余文章均提供了关于对专利的关注和资源投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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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ＤＡＮＧ Ｊ， ＭＯＴＯＨＡＳＨＩ Ｋ， ２０１５．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５： １３７ － １５５．

［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
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７］ ＥＩＳＥＮＳＥＥ Ｔ， 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 Ｄ， ２００７． Ｎｅｗ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ｎｅｗｓ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Ｕ． 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２ （２）： ６９３ － ７２８．

［８］ ＦＡＮＧ Ｌ Ｈ， ＬＥＲＮＥＲ Ｊ， ＷＵ Ｃ Ｐ Ｗｕ，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０ （７）： ２４４６ － ２４７７．

［９］ ＧＵＯ Ｄ， ＧＵＯ Ｙ， ＪＩＡＮＧ Ｋ， ２０１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Ｒ＆Ｄ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５ （６）： １１２９ － １１４４．

［１０］ ＨＥ Ｚ Ｌ， ＴＯＮＧ Ｔ Ｗ， ＺＨＡＮＧ Ｙ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７（３）， ５７９ － ６０６．

［１１］ ＨＵ Ａ Ｇ Ｚ， ＺＨＡＮＧ Ｐ， ＺＨＡＯ Ｌ Ｊ，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 １０７ － １１９．

［１２］ ＬＩ Ｘ Ｂ， ２０１２．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１
（１）： ２３６ － ２４９．

［１３］ ＬＩＮ Ｂ， ＷＯＯＤ Ｊ， ＪＡＮＧ Ｓ， ２００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ａｗ ［Ｒ］ ． Ｔｏｙａｍａ： ３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ＰＡ．

［１４］ ＱＩＮ Ｂ， ＳＴＲÖＭＢＥＲＧ Ｄ， ＷＵ Ｙ Ｈ， ２０１８．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８ （９）：
２４４２ － ２４７６．

［１５］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５．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１６６３３２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ｆｉｒｍｓ⁃ａｒｅ⁃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ｓｔ⁃ａｎｄ⁃ｆｕｒｉｏｕｓ．

［１６］ ＷＩＰＯ，２０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 ．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ＩＰ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７］ ＸＵ Ｇ， ＹＡＮＯ Ｇ， ２０１７．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５ （３）： ４９８ －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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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Ｏ Ｍｏ
（Ｅｌｌ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ＵＡＮ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ｈ５８ ＠
ｍａｉｌ􀆰 ｓｙｓｕ􀆰 ｅｄｕ􀆰 ｃｎ．

ＹＵＡＮ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ｒ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ｏｒｔ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ｍｅｎｔｉｏ⁃
ｎｉｎｇ “专利”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ｆｌａｔ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ｘ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 ｔｈｅ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０．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ｌｅｄ ｂｙ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Ｏ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３８； Ｌ５； 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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